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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射阳，紧靠大海，
这片黄海边的土地，离太
阳只有一寸之地。

射阳是近海之地，整
个土地都是由于江河冲
积，从沿海滩涂湿地衍变
而来的，是大海里生长出
来的千秋息壤。精卫如何
填海？后羿何时射日？无
人可圆其说。我只知道，
大地匿藏于沧海，最早的
射阳仅仅就是一个浅海生
物，是水中的一棵草，水底
的一只蟹，是一条浅海的
鱿鱼，或者，干脆就是一颗
沉默的砂砾、一粒满腔热
焰却欲言又止的盐。1600
年以前，离射阳约50公里
的建湖上冈草堰以及与之
平行的盐城北闸一带，都
还是茫茫大海，一片水浪
滔滔。直到距今 1000 年
的天圣元年（公 元 1023
年），范仲淹带领4万民工
修筑了范公堤，才有了“堤
东”“堤西”，有了“东海”“西
乡”，而“射阳”更是上世纪
40 年代初始建县才有其
名。地处射阳河南岸的射
阳，脚踏海浪，侧身弯弓，并
以“精卫填海”与“后羿射
日”勾联古今。从大海里生
长出来的这片土地，射阳，
它就是大海的嫡子。

西为平原，东临大海，
左右结构的射阳拆字成
画，城市与太阳大海之间
只有一寸之地——射阳，
我说的是它所处的时空和
区位、它的土地、它的健壮
而灵动的身体、它阔大的
心胸和灵魂。地处海滨，
北纬33度的大地和大海紧
密相连，射阳的大半只脚
都站在海里。大海里有
水，有风，有出海的渔船和
丰富的海产，有空气、波
浪、不断变化的槽沟和一
棵棵潮汐树。射阳的大海
边有一座座渔港和海港：
扁担港、射阳港、黄沙港。
大海边的潮水悄然退去，
留下一片湿地。这湿地是
天下最美丽的湿地，不仅
堆着金子一般的芦苇，更
是世界珍稀鸟类丹顶鹤的

越冬地。你看，不远处，一
只只丹顶鹤正舞动翅膀轻
轻落向大地，那铺展在丹
顶鹤翅膀下的千亩菊海、
桑乐田园、湿地海棠，还有
日月岛、安徒生乐园，不夜
港的渔档长街、渔港小
镇。歌声起处，泊心安神
的射阳，一片稻田就是一
幅色彩斑斓的农民画，一
处处公园就是淮剧与杂技
的演艺场。湿地广袤，森
林翠绿，海洋宽阔，精致而
美丽的城市，大河奔流、傍
海连天的射阳，风姿绰约，
气象万千。

射阳，这里是丹顶鹤
的第二故乡，也是独具特
质、有情有爱、沐光向海的
地方。面向蓝天和大海翩
翩飞舞，面向壮丽的日出
振翅翱翔，这是天下最能
担当得起“鹤乡”这个称号
的城市。走在射阳，你会
看见那么多与大海和丹顶
鹤相关的名字。那些道
路：海润路、海晏路、兴海
路；那些公园：海都公园、
千鹤湖公园、日月岛公园；
那些河流：运棉河、运粮
河、白羽溪……甚至是那
些画有丹顶鹤标志的城际
公交与乡村公交，无一不
带有海浪的形状与海风的
韵致。那个牧鹤女孩的故
事是“小城大爱”的最好诠
释。而面对那些桑园、棉
田，那片盐场、渔场，我也
更加理所当然地觉得，我
面对的这片土地，这片“离
太阳只有一寸之地”的所
在，就应该是射阳，也只有
这些美丽的名字，才配得
上射阳这座海滨城市的襟
怀与气质。不需要任何的
渲染与虚拟，不需要借助
缥缈的神话和久远的传
说，今天，一个个故事写在
这片海滨的土地，射阳，它
的大海和平原、城市和乡
村、风景和人，它的悠久的
历史与丰厚的海渔和农耕
文化，其本身就是一则美
丽的童话——大海边的童
话。

射阳近海，这里，土地

是一片大湿地，大海是一
片丰富海。射阳，是海的
一部分，射阳，包括射阳人
——他们都是大海的儿子
和女儿，是大海生生不息
的子孙。数百年来，射阳
人生活在海边，他们的性
格里有着太多大海与太阳
的基因。那些捕鱼人、赶
海人；那些种棉人、晒盐
人；那些植桑人、栽花人；
那些从射阳大地上走出去
的面向更大海洋更大天地
的闯海人、弄潮人、探月人
——心胸阔大，旷远；性格
坚韧，倔强。面对再多的
困难不屈不挠，面对再大
的风浪只进不退，他们心
底里激发出的都是“海的活
力”，做的都是“海的文章”。
从射阳出发，在国家中心渔
港黄沙港，“以一条街兴一座
城，以一片海谱一首歌”，以
满街灯火与欢笑，填补上自
己距离太阳那最后的一寸
之地，今晚，大海边，不夜港
的灯火串联起与之毗邻的
一座座海滨城市——向北：
连云港、日照、青岛、烟台；向
南：吕四、宁波、舟山、象山
……今天，太阳的光芒正将
一座城市变成另一座充满
活力的雕塑，并将它更加辉
煌的身影，以全新的姿态投
向东方，成为大海最明亮的
一部分。海风吹拂，星光璀
璨，“渔档长街”“渔海坊间”

“肆方品韵”，微风送来的味
道，那是射阳的味道、天地
大海的味道！

记忆中的射阳曾经有
一座“太阳城”，那一尊“后
羿射日”的雕塑也依旧站
在城市中心。再遥远的河
流也知道自己的来历，再
深厚的土地会记得自己的
祖宗。脚踏太平洋西岸这
片广袤的湿地，乘着海浪
的低低絮语和丹顶鹤明亮
的歌声，沿着长虹一般的
环海观光大桥，犹如千百
条鼓满风帆的船只，射阳
人迎风出海，沐光向阳，用
掬满浪花的双手，写下对
大海与大地的祝福，也写
下那梦里的诗与远方。

我有一个书房，不大，仅
容得下一人独坐。书架上的
书籍，大多数是近几年添置
的，但有小部分陪伴我度过
了少年和青春时期，又追随
着我一起步入中年。这些书
籍把时间凝聚在薄薄的纸页
中，给予我温良与敦厚。闲
暇之余随便翻翻，书中散发
的墨香滤掉尘世的喧嚣，带
我抵达最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家贫，虽无钱买
书，但阻挡不了我对书的渴
求。我像所有的乡村孩子一
样，上山采草药，下河摸鱼虾，
以此换取几张毛票。我慢慢
积攒着每一分钱，舍不得
花。当其他伙伴用存下来的
钱买冰凉的雪糕解暑时，我
只能馋得暗暗吞咽口水。有
时，望着他们手里摆弄的玩
具，艳羡不已，却始终不愿动
用那微薄的钱。我偷偷拿了
母亲针线盒中的布头，缝制
了一个小布袋。每天晚上，
我在耳边摇晃布袋，听袋中
的硬币相互撞击，叮当作响，
乐此不疲。等到布袋日渐鼓
起来，我揣着它，徒步数公里
路，去镇里的书店。

书店在小镇的丁字路口
处，门前有一棵梧桐树。五
月的梧桐花盛开如锦，花朵
饱满如风铃。我走进书店，
玻璃柜中的每本书都浮动着
梧桐花轻柔的香气。蹲在书
店一隅，一本本翻阅过去，每
一本书里都藏着一个绝世高
人，他们登临泰山，俯瞰人生，
用睿智的目光穿透我的心灵，
让我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拉
近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距
离。我无拘无束地漫游在书
中，连暮色四合都不知道。店
员装上最后一块门板，瞪着灯
笼一样的眼问：“小孩，你到底
要不要买书，我们要下班了。”
我抱起身边的一摞书，怅然地
叹口气。一本书俨然就是一
条奔流的涧河，闪烁着最丰沛
的泉眼，足以令每一个靠近它
的人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
微不足道。

月上树梢。空旷的乡村
潜隐着一层层如水的光晕，四
下响起如织的蛙鸣，偶尔还传
来犬吠声。晚风吹拂，草丛间
像是埋伏着千军万马。我紧
紧地抱着一叠书，心里一点
也不害怕。满心的欢喜和幸
福一如月色，漫出乡野。或
许有些忧郁是与生俱来的。
十三岁的我看起来比较忧
郁，不合群，与身边的人格格
不入。那时的我只和一个女
同学要好。女同学的小姨是
一个文艺青年，家里收藏许
多书籍。每一个周末，我们
都会趁她的小姨不在家，偷
偷溜进她的房间。那时正风
靡席慕容和三毛的文字。我
趴在女同学小姨的书桌上，
一字不落地抄写席慕容的诗

歌。女同学守在门前，不断
催促我快点。潦草的字迹，
乌压压地涂满了我的笔记
本。我马不停蹄地抄写，书
中明的暗的宛然在目。而窗
外风吹落的柚子花，一波接
一波，永远落不尽。如今，隔
着黑字白纸的光阴，我依旧
能闻到一缕袅袅的书香，就
像依然飘荡在记忆深处的柚
子花一样，简朴而温暖。

十八岁时，我被安排去
一个偏僻的山村教书。交通
闭塞，条件艰苦，对于我这样
一个自幼生长在农村的孩子
来说，都算不了问题。可是缺
少书读，日子味如嚼蜡。我整
日寡寡的，做什么事都觉得索
然无味。有一天，我无意间听
办公室的几个老师闲聊，说我
们学校退休的老校长家收藏
了许多书籍。我立即向他们
要了老校长家的地址。

晚上，我躺在床上如同
锅里的烙饼，翻来覆去，睡不
着觉。想看书的欲望有如汹
涌的潮水。我索性穿好衣
服，借来一辆破旧的飞鱼牌
自行车，趁着夜色出门。夜
行了十几里的山路，远远望
见老校长家的砖瓦房隐在一
片竹林中。老校长获悉我的
来意后，说：“喜欢看书好啊，
好啊。”他连声说了几个“好”，
带着我穿过他家的后院，推
开一扇木门，揿亮门后的电
灯，眼前豁然是别有天地。
满屋子都是书，抬头是书，低
头也是书。就在那间书屋
里，我读了《诗经》，读了鲁迅，
读了梭罗，还有勃朗特三姐
妹，重温了亘古的诗意和灵
魂的静美，走入真境，感知生
命一脉相承的悠远和深沉。

每个周末，我都去老校
长家借书。有时，我们一起
坐在院子里读书。老校长读
到兴起，往往会像个孩子一
般摇头晃脑，抚掌大笑。有
时，老校长煮一壶茶，我们坐
对着一卷书，品着清茶香茗，
享受岁月的静好。老校长时
常感叹说，读一本好书，就像
交了一个挚友。与书为邻，
能使人的心澄明如镜。心清
澈了，眼睛看万物就明朗，走
多远的路都不会迷失。

多年后，我远离山村，在
城里安了窝，也有了属于自
己的书房。一杯茶，一本
书，任由灵魂慢下来。遇上
假期，我最喜欢逛的仍然是
书店，仍然喜欢蹲在书店的
一隅，寻找书中的另一个灵
魂。

曾国藩说过，一个喜欢
读书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
里去。读书不是为了获得名
利，而是为了在荒芜的心灵
上种植一片繁花似锦的春
天。窗外的阳光照得书房亮
堂堂的，我愿一生埋头于书
中，与书相濡以沫，好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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